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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写瑞安
RUI BAO

瑞安正在下着毛毛雨

（组诗

）

■

瞿炜

（瞿炜简介：中
国作协会员、温州市
作协副主席，出版有
诗集《地下铁》《骑鱼
而翔的歌者》，散文
集《巴黎的风》等。）

“排埠头”忆旧
■郑育友

玉海楼
毛毛雨，落在无尽的夏日

淡紫色的花团盛开

在潮湿的墙角

孙衣言的诗句，可以用来占卜

比如：六代江山残雪尽

早春城郭绿杨生——这是一个

双重的梦，一片嫩芽的绽放

足可以将它惊醒

门台还是从前的门台

绿杨又发了一次芽。但屋子里

都是不相干的人和事

他们彼此陌生，彼此生气

也有穿了前朝衣裳的稚童

念叨着孙诒让都感到陌生的语句

这很好，这些嘈杂的声音

都是来怀念他们父子的

青砖的墙壁上挂满了他们的业绩

他们被记忆，但只局限在这里

细雨的小巷或斑驳的庭院

它们愿意收回空洞的说辞

我靠在门槛上，坚实的旧木上

尘土覆盖了曾经搭在那上面的手印

我想触摸一下那人的手

——她留下了记忆犹新的体温

就像那片玉，挂在海的胸口

永不坠落

东元村六连碓
毛毛雨，落在无尽的溪水里

溪水跃下山涧，穿过峡谷

六连碓却抓住了它们的脚步

水车于是就转动起来

石碓捣击着毛竹，发出沉闷的哼声

就像多肉植物在青瓦上沉闷的睡眠

没有人知道，那沉闷的梦里

是否会有安慰

沉闷的捣杵声，让人咬紧牙根

只剩下毛竹的纤维，沉淀在水里

再浮起，就浮出一张张纸

淡黄、粗糙、易碎

从前的人们，拿来烧给祖先

古老的造纸术，流传千年

曾经是整个村庄的骄傲

六个连成一串的小石屋

抓住溪水的脚步，与它们谈了一下午

虽然声音沉闷，但毛毛雨

却将时间的尘土刷得干干净净

湖在岭上
毛毛雨，落在无尽的湖岭上

化作水，化作霜

化作少女带泪的笑靥

山路绵延，真的望不到尽头

据说山岭之巅有独木舟

那是万年前留下的记忆

是关于湖在岭上的传说

否则，这片重峦叠嶂，为何叫它湖岭？

我曾在岭上找遍鹅卵石留下的痕迹

远望山外，猜度那里曾经一片汪洋

独木舟载着我的爱，停泊在岭上

从此洪水退却，黑夜退却

可是乌云还是遮住了太阳，毛毛雨

轻轻飘下来，像冰冷的棉絮

毛毛雨，落在无尽的夏日

落在无尽的溪水里

瑞安，在瑞安门外，一路向南

我从十岁那年，就走在这条路上

去问候孙诒让，去买那些糙纸

去爱我爱的人

湖就在那座岭上，那里正下着雨呢

入伏后天气开始转热，为避暑步入廊亭

乘凉。

这座新建长廊，坐落于湖岭镇湖屿桥下

街（大同村）三十二溪畔。廊亭长约90余

米，阔约10多米，坐北朝南，亭内设有数十

幅靠椅，夏日行人若入内坐，犹如进入清凉

世界。其享受，亭中一联写道：“西水潺缓晴

亦雨，青风徐来夏如秋。”长廊内楹联多达

16幅，最引我注目的是在长廊入口处，两边

廊柱所书的那一联：“排埠头丁埠头千年商

埠何处觅，雨头潭将军潭万载古潭尚有

踪。”我看了此联左上“排埠头”这一地名，

脑海里旋即钩起了我的怀旧与思念。

我们郑氏始迁祖恭八公自明洪武三年

（1370）从金华浦江郑义门迁入湖屿桥，至

今已历时649年。约居住两个世纪之时，郑

氏九世祖（三房）允继公（号梦泉）见聚族而

居，人丁兴旺，又是永嘉（今属瓯海区）、青

田、文成、瑞安等四县边界与方圆四个都（31

至34都）中心，已具备“小都会”条件。对

此，清道光壬寅（1842）邑廪膳生谢兰在重

修《湖屿桥郑氏宗谱·序》中撰道：“湖屿桥盖
吾乡一小都会也”，也证实了湖屿桥清代前

已成为“小都会”。后经历代子孙陆续开发，

遂成为商埠。

湖屿桥街形成商埠后，市场繁荣，商贾

云集，曾一度发展为百业兴盛的浙南山区名

镇。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统计，单这条

古街商店栉比鳞次有：南北货店8家、棉布

店8家、水产店13家、土纸行4家、猪肉铺5

户、打铁铺7家、中西药铺6家、文具店4家、

客栈饭店5家、杂货店8家、理发店4户、大

型犁锅厂1家等，共有店铺85家。在市场繁

茂之时，商品与山货进出口却成了这里一个

“瓶颈”问题。当地商家认为解决运输迫在

眉睫，经共同商议后便在村西首溪边建一个

货运埠头。因山区交通不便，货物进出口全

凭水路竹筏（俗名“竹排”）运输，故新建埠

头取名为“排埠头”。

“排埠头丁埠头千年商埠何处觅？”这一

联语启发我决心去寻找“排埠头”遣址。于

是，我即日在这座新建长廊之下的三十二溪

北岸，经一番细心寻觅终于找到了当年“排

埠头”旧址，我才轻松地嘘了一口气。站在

“排埠头”旧址之上，我听着清澈的三十二溪

从脚下缓缓流过，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访

古探幽之兴倍增。我透过时空，仿佛看到了

当年湖屿桥街商贸兴隆时那30来米宽、9米

多高的“排埠头”壮观与繁华景象。

清末民初，随着湖屿桥街商贸兴隆，这

里的运输十分繁忙。据说，“排埠头”的“竹

排”多达300余条，载的货物出口的有：中

草药（材）、土铁、土纸、柴爿、牛骨、竹木

（材）、软簟⋯⋯进口的有：棉百、煤油、南北

货、水产、文具、棉纱⋯⋯挤得埠头前的三

十二溪水域水泄不通。因卸货与装货交错

在一处，故水上那急性子撑排工像当年上

海码头的工头“那摩温”一样，催促卸货的

吼叫声；岸上那“抬帮”奋力卸货与搬运货

物用力时发出的“哎哟-哎哟！”劳动号子

声，声声交织，十分热闹！货物在“排埠头”

启运后，“抬帮”们先登攀埠头二三十级高

的石台阶，用担拄助力一级一级又一级艰

难地登上街面，他们边喊力边用力捺上去，

个个捺得满脸通红，汗流夹背，气呼呼地哼

着“号子”，那步子铿锵有力，踩得街心发出

“噔！噔！”沉闷而又整齐的步伐声。“抬帮”

那劳动强度与辛苦从中可想而知。在街

上，他们来回陆续将货物送到各商家，待夜

幕降落，华灯点亮之后，才拿着分到的几角

汗血钱回家养活父老与妻少。

再说当年的“排埠头”撑排工。撑排工

年复一年，年年365天撑排从不停歇，中午

带上饭桶、饭笼，用餐也在竹排上，休息也在

竹排上，竹排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竹排

由“排娘”（在前，长9米）与“排儿”（在后，约

7米长）两支前后用绳索连在一起，各支竹

排由8株茅（毛）竹组成，宽2米，排头（首）尖

而上翘，是排工的岗位。从湖屿桥街“排埠

头”至金潮港岩头（飞云江支流潮水上涨时

终点，是小溪流竹排向“岩头船儿”运送货物

的中转站），依水路盘旋而行，推算全程约

7.5公里。两岸奇岩怪石，随着山势进退，溪

流姿态也产生各种变化。竹排有时从砂石

拖过，有时在漩涡中打转。遇到礁石、急流，

排工则勇立排头，用手中的撑篙，在这边礁

石上一点，那边崖壁下一戳，费了好大力气

才闯过险滩。如果排工一失手，那后果不可

设想！竹排从水路回程，途中若逢溪水浅，

逆水而上阻力极大，排工则如前苏联伏尔加

河上的牵夫一样，身背沉重的竹排缆绳，深

一脚浅一脚，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

易把满载货物的竹排拉到湖岭“排埠头”。

“排埠头”不但是湖岭片区商品吞吐之

地，而且夏天这里还是消暑的好所在。夜晚

时分，小伙子和姑娘们三五成群在“排埠头”

对岸鹅卵石溪滩竹排上，双脚伸入溪水里洗

濯，当鱼儿游弋而来用嘴“亲吻”双脚指头，

痒痒的好惬意呀! 或仰卧竹排上，享受从水

面徐来的凉风，看看天空那“牛郎织女星”，

好浪漫呐！

站在“排埠头”，感慨万千：可惜！古老

“排埠头”原建筑物已废圯；然而，当看到岸

边已修筑“防洪堤”的壮观与岸上新建的美

丽多姿的长长“廊亭”时，而又深感欣慰！

啊！“排埠头”，你数百年来，默默无闻地

为湖岭与边境十多万居民的生活供与求作

出了无私奉献，令我肃然起敬！

白底桃红泼墨芍药、浅蓝缎杏花、墨绿

织锦、玫红棉麻、黑色蕾丝鱼尾、纯白珍珠盘

扣——衣裳里头，有一个位置，须是给旗袍

的。

旗袍，是我的宿命。

那是十八岁吧。弃医后抄了八个月的

《宋词三百首》，从黄庭坚到姜夔到苏轼，从

狂草行草一路回到红笺小字。有诗词为裳，

中医为镜，再去精心学习中文的时候，眼里

眉间，添了丝气韵。

何况，还是在西湖。

捡了个落雨的天气，把长发别在耳后抱

着书去西湖。习琴时收的白色浅荷绣花鞋，

和洒了银线的粉制裹身小旗袍，在双层巴士

里懵懂。也读《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

有时候站在堤上的那一点，也许，只是我。

柳风桂雨里来去惯了，有古典的旗袍镶嵌在

西子的框里，啧啧也是有味儿的。

这种情结，许是源自母亲。

母亲是个传统极了的女子。

她喜欢把黑得化不开的发盘到发光，像

我外婆。童年的记忆里，总有她司了纹丝不

乱的髻。一枚发簪，和一袭慢悠悠的旗袍搭

着枚玉镯，拾街而过。

母亲是村子里难得穿旗袍的女子。

她有一颗美人痣。

那是她生命里，抹不开的朱砂。

后来读陈逸飞的画。

画里的女子，挽髻、旗袍，或团扇、或琵

琶或阮，软软糯糯，永远的江南滋味。有玉

镯，玲珑剔透。那画面太过温婉，之于旗袍，

就是烟波画船、雨丝风片。

再着旗袍，就是件很屏息凝神的事了。

读一阙词，拾了玉镯在手腕，酿好的珍

珠在耳畔，轻轻巧巧的戒指也要有，偶尔，也

有发簪。斜簪秋映水，出得门去，过扬州慢。

花过些时日在心底里头酿珍珠。那些

化黑暗为珍珠的力量，让后来再出得门去，

天空是另一方天空，世界是另一个世界。

有一回在姑苏，遇到荷言旗袍。平江路

石板桥的另一头，《长门怨》从开了一扇古典

的窗子里来。循声而往，有琴人指尖翻飞。

白色蕾丝做了民国味的改良，腰间收成了花

瓶的颈，下半阙小小的鱼尾裹得优雅仔细，

站立成一首别样的词——有落花如雪，一袭

深白。荷言也不言语，嫣然一笑，给我量下

了此身衣裳。

后来与母亲合影，我在众多的衣裳里选

了这一条。母亲的，是白底蓝花。我的，则

是纯粹的白。抱琴而坐，母亲在左。我忐忑

且留恋，这是母女二人此生第一次一起与旗

袍留影。甚至我们之前还穿过同一件旗袍，

母亲三十年前的衣裳。云想衣裳花想容。

物是人非，春风拂槛——你还在我身边，便

是最好的人间罢。

看到叶嘉莹先生年轻时着旗袍上课的

黑白照，是在很多年前了。有作家说，现在

谈诗词，世上再无第二人能与叶嘉莹先生相

比。这也成了我心中一个久久的念想。

人生的际遇总是趣而有缘。

见到父亲战友、南开大学1978届中文

系的余晓勇先生，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叔叔您见过叶嘉莹先生穿着旗袍上古文

课吗？答案是肯定的。叔叔在南开大学校

友会，便邀我今秋去南开百年校庆见叶嘉莹

先生。我自然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倘若真

可以着一袭旗袍站在叶先生跟前一睹一代

大家的风采，定是此生此世极大的光华了。

千年传灯，日月成诗，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姹紫嫣红开遍，莫若其出

水芙蓉尔。

近处的旗袍店，是朋友的鑫金喜。一个

18岁就开始做旗袍的女子，一针一线，一个

盘扣，又一个盘扣。我总是会驻足很久，挑

各种式样，聊稀稀落落的话儿。店里找画师

画了一副着旗袍女子的背影，腰是花瓶的

颈，也风情万种，也宠辱不惊。

每个归国的朋友都会问：女人，你是在

哪儿做的旗袍？有时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

荣幸。在这疏影横斜的人间行走，于她们而

言，旗袍是一种慰藉吧。一颗朱砂痣，与一

轮白月光。

记得有几天与多位鲁迅文学奖作家同

游瑞安城。我着了一身繁花的旗袍，把长发

随意别在耳后随耳畔的珍珠荡漾。当代著

名女作家邵丽把她在这座城遇见旗袍的欣

喜写入了文章《瑞安的面相》，又提笔赠了句

“美丽的瑞安女子”与我。

受宠若惊——

我想，只消是女子，都喜爱旗袍吧。

曾经的梦想，是穿蓝色织锦缎小旗袍开

白色越野；而今，则是长发及腰，再回眸，依

稀少年模样。

有玉镯在手，珍珠在耳，词仍然是眉间

的字，衣永远是心底的章。

是为旗袍。

旗袍
■叶温柔


